
谁是报春的使者？ 是谁告知人们寒冷的冬
天即将过去？在北方，花卉当属迎春，鸟类莫过
燕子。燕子是春天最早回到北方的鸟儿，它把春
天衔来，同时带来和煦的气息和山川的秀色。

富有灵性的燕子，喜择屋檐而栖，是农家院
落不请自来的“房客”。妹妹家的过堂，朝院子的
一面四敞大亮，是休闲乘凉的好去处，这种“风水
宝地”无疑也是燕子筑巢垒窝的好地方。

一年春天， 一对风尘仆仆的燕子来这里筑
巢安家，过起了浪漫自在的小日子。从此，它们
年年清明前后背负着一路轻尘双双而来。

有一年清明节回故乡。一日，正与母亲在院
中拉呱，忽听得空中有呼呼响声，我吃了一惊，抬
头仰望，原来是燕子归来了。它们像两个黑色的
箭头，嗖嗖地“射”进过堂的梁上。我马上跟随这
对远方来客去探究竟。只见它们挺着脖颈，那清
新灵动、勃勃的风姿，真有一股明星相呢。那种熟
门熟路的架势，仿佛说：“你好，你们的老朋友回
来了。”此时，似乎有饱含童声稚气的儿歌随着春
风在我耳边响起，“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
这里……”这歌声入耳入心，配上春燕飞舞的画
面，有种说不出的舒适与惬意。

燕子不仅形体优美， 毛色搭配得也非常协
调。翅膀和背上的羽毛黝黑，腹部的羽毛雪白，
脖子上一抹殷红， 恰似一袭素白的外衣上披着
黑大氅，又特意佩戴了红领结，这惹人注目的黑
白红三色打扮，真是大自然了不起的杰作。

家人去田里干活，院里静了，我饶有兴趣地欣
赏着这对燕子， 它们有时凌空展翅， 有时敛翼归
来。有一天它们好像有意为我助兴，在院子上空盘
旋几圈后垂降下来，绕过柿树梢头，一个优美的空
中急刹，又准又稳地一头扎进窝巢里，只露出两只
靠在一起的小脑袋，温柔低首，不胜娇羞。还没容
我多看几眼，它们又从巢里偏斜着飘出来，拐一个
弯，振动双翅展示几下后融进蓝天的柔波里去了，
我的心情也随之飞向了清澈明净的天空。

村外有一处泱泱水塘，不远处是高低起伏的
山峦，无边的春色正尽情点染。一日，风轻云淡，
我在水塘边徘徊流连，踏看四周风景，凝望天上
云飘。走着，看着，亮点出现了：一对燕子像调皮
的孩子在塘面嬉耍，飞着飞着，它们瞅见了水中
自己的倒影，尾巴调皮地轻点一下水面，掠起的
涟漪一圈一圈放大， 铺展开来织成美丽的锦缎，
风吹来，锦缎变成哗哗一片滚动的碎银。

风去了， 一塘春水又恢复了平静的容颜。红
瓦村落，远山近塘，青草垂柳，碧水飞燕……这不
就是一幅大自然编排的良辰美景吗？当然，景中最
醒目的当数忽而旋舞、忽而倾侧飞行的燕子了。

两情相悦，不独人类所有，鸟类何尝不然。我
发现，燕子还是秀恩爱的高手呢！有时，它们会像
热恋中的情人，毫无顾忌地耳鬓厮磨，眉来眼去
地亲昵。那副柔情姿态，真让人大开眼界。有一
次，我实在不忍心惊扰它们，悄悄地欣赏着它们
的腻歪劲儿，看累了，它们大概也亲热得差不多

了，无意中发现了我，居然转动着小脑袋与我盈
盈对视。它们似乎觉察到自己的隐私被发现了，
羞答答地相互耳语几句， 拍拍翅膀划着优美的
曲线倏地一下溜走了。 最瞩目的还是它们减速
时剪刀型的尾巴，好似人们用手比划的“V”字。
那个 V 字形我是喜欢的，它包含了胜利的意思。
“比翼双飞”在这对炫胜炫爱的燕子身上得到完
美的体现。

燕子有草燕与泥燕之分， 两种燕子垒窝的
物料有差别，卫生习惯也大相径庭。泥燕的窝是
用黄豆粒大小的泥球垒成的，而草燕的巢是泥丸
与草的混合体，具有“草根”气息。草燕虽擅长建
房垒屋，但缺乏卫生意识，粪便常将燕窝周围弄
得脏不忍睹。泥燕却有洁癖，不随处拉撒，把燕宝
宝的粪便都衔到田野里， 窝里窝外全都干干净
净。妹妹家的这窝燕子是草燕，虽给家中增添了
勃勃生机，成为家中一景，可它们经常神态自若
地背对着窝外，白色粪便从天而降。就为这，有几
年，当它们结束了半年的“北漂”回南方后，妹夫
就趁机将燕窝端了。但只要它们归来，却毫不介
意，又开始一点点地垒窝筑巢，一副浑然忘我的
样子。过不了多久，两个建筑师又把温暖的爱巢
重建起来。

春季， 燕子夫妻一心一意修筑房屋生儿育
女。为了儿女，它俩可谓煞费苦心。刚出壳的雏燕
有着白丝般的绒毛， 嘴边镶着一圈醒目的 “金
条”。嘈杂乱唱时，则像一群口齿伶俐、互不相让

的小姑娘。妹妹曾给我讲过老母亲护燕：有一年刚
开春， 燕子一回来老母亲就下达了保护令：“这对
燕子还恋咱这个老东家，不愿挪窝。今后别再惊动
它们了，你们出门时，有燕子和我做个伴就不觉得
冷清了。”老母亲发了话，谁都不可能再去追究燕
子的“不文明行为”了。家人想办法在燕窝下方吊
了个纸箱，嘿，这措施还很灵验！从此，人燕之间达
成一种默契，和谐相处了。

燕子是一种不会忘记使命的候鸟，春天北上
秋天南下。据说，燕子是依据星座确定迁徙方向
的。星座围绕南北极旋转，它们认准星座的方位，
迎春而来随秋而去的飞行路线就确定了。即使在
拂晓和黄昏时分， 迁徙征途上的燕子也不歇息，
仍归心似箭奋力前行。

迁徙的鸟类众多，我对燕子情有独钟。一般
飞禽怕遭劫难，善于防范，因而远离人群、到高深
隐秘的地方去栖息。燕子却不，它甘愿飞入寻常
百姓家，毫无觅华屋攀高枝之举，也从不喜新厌
旧。它们迷恋故土，执着追求，情感专一，这些均
对我极富吸引力。

故乡最美的季节是春天。小的时候，我常在
春天的原野奔跑，看到随着温暖的春风从南方飞
来的燕子， 幻想着自己也能变成一尾潇洒的燕
子，张开双臂剪开春天的云彩冲向云霄。现在，一
到春季我就会想起为故乡带来春天的燕子。我甚
至觉得，无论多么斑斓多彩的春天，如果没有燕
子的参与和衬托，都是寂寥乏味的。

报春的燕子张悦安

年年桃花张金凤

张建春

月光下的
红叶李

王开生

父 爱

微酒，一轮月也醉。
红叶李花开绚丽，她披上月的纱巾，

春天里兀自舞蹈。
本是对花朵不敏感的人， 所有的花

对我而言都是美丽的。红叶李先花后叶，
满树的花遮盖了枝枝绊绊， 独自的花单
薄，透明的瓣蕊少有厚度，如同叨叨絮语
的红唇，说起来就细雨绵绵，风吹不进。
红叶李和杏花几乎同时开放， 她不怕红
杏出墙，招摇得花枝乱颤。

朴素的花是真实的表露， 淡淡的妆
天然的样， 不施粉黛， 如普通的汉家姑
娘，是红叶李花的最大特色，她把容颜给
了叶片， 正好把红花要用绿叶配反了过
来。当红红的叶挂满枝头，淡淡的花隐身
而去，让红叶当家作主人，让小小的果闪
烁夺眼的光亮。

月下的红叶李花，应是月的姐妹。春
天的月透着香味，它浅浅的莞尔，浅浅的
挑在浅绿之上， 生怕手脚重了压痛了花
的息叹。

红叶李的花也是轻柔的， 她托住了
一方月色，把月的温和含在蕊心里，化为
花的一体，化为她的粉嫩，化为一抹香，
四处飘逸。

月和花相互映衬， 月下的红叶李花
不见得灿如美人， 但却有比美人更美的
笑容。月也如此，穿过花朵，洒在绿草之
上，星星绿被镀亮了，亮得灿然。

红梅开得早，这时已落英缤纷，一地
的花红，正和红叶李花对应。我不知两种
花可有两种心情，报春和打理春天，做派
不同，但却有一样的心境。为春而生而活
而艳，是植物的心态，也是人的心思。月
驻防红叶李枝头， 同时打湿了落地的梅
瓣，她们的幸福各自表达。

伫立于红叶李下， 我的微醉进入佳
境。人生没有醉是种遗憾，醉于酒是醉，
醉于一种寻常的花更是酣醉， 犹是在月
色下放纵心情心绪。花不负人，负花的却
往往是人。月不负花，花不负月，它们相
得益彰。 花影月色自是春天美上加美的
心跳。

月下的红叶李花肯定也醉着， 否则
她不会先对我微笑然后放声狂笑， 她知
我读不懂花的语言，只会围绕花枝转圈，
可能也看清了月下我的痴性，不离不弃，
非得等一朵花走进我的眼眸。

夜风吹低红叶李花枝，花靠近了我，
我竟躲躲闪闪，真怕我的俗世亵渎了她。
月也醉了吧，它的拥抱紧密、覆盖，一点
缝隙也不曾留下，花在月中暖，比阳光下
更真切。

随月随花随情， 我心中的春又陡然
增了三分。不知会有怎样的守卫，在红叶
李一树的花红里。我想做一个梦，搭自己
的巢穴，唱独家的呢喃，捧花间的月色，
深深把落下的俗世的尘埃埋葬了。 可惜
无边的月光与千万朵花情惊扰了我的睡

眠，只会一夜无梦。

汪曾祺说，多年父子成兄弟。依我看，
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凤毛麟角。 在我们这个
传统家庭，父亲总是扮演“白脸 ”的角色 。
女儿上大学之前， 这种不适感并未显现。
直到她上大一那年的中秋节，阖家举杯吃
团圆饭时，蓦然起了“路远唯有念乡曲，围
坐中秋独缺娃”之思念 ，无言的悲怆瞬时
涌上心头。那一刻 ，我感到了一个父亲的
软肋所在。 孩子对来自于父亲的关爱，多
漠然不领情。 女儿千里之外打电话来，和
妈妈总有一万句话要说。偶然不小心撞上
了爸爸， 也永远只关心一件事， 那就是：
“妈妈去哪儿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相比母亲每时每刻
的问寒问暖，父亲则更显得寡言与沉默甚
至落寞。孩子在外久了 ，尽管从不主动问
候，当父亲的也还是真心挂念 。女儿大三
那年深秋，我进京出差，顺便约她见个面。
女儿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和地铁，从京
郊辗转赶来。京城的堵车 ，远比我想象中
严重得多。直到晚上八点多 ，我才匆匆赶
回驻地。她已经等了五个小时 ，晚饭也未
吃成。原先设想的团聚温馨场面 ，因她要
在十点之前赶回学校 ，而化为泡影 。女儿
让我送她到地铁口 。我知道 ，她是想和我
说说话。一路上，女儿挽着我，说些生活学
习上的琐事 ， 那是我们父女间少有的亲
密。在她走进地铁检票口 ，回头招手告别
的刹那间， 内心的不舍和自责顷刻迸发，
眼泪泉涌般汩汩夺眶而出，刹那间模糊了
视线。年轻时读朱自清的 《背影 》，无从揣
摩个中滋味。此时方才深度体味做父亲的
不易和孤独。

“你爸上市场买了两斤刀鱼，煿好了，
还有土豆饼，什么时候来家拿？”母亲在电
话中急切地问道。 煿刀鱼和煎土豆饼一直
是我的最爱，也是父亲的拿手好菜，已列入
我们家庭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 吃了近五
十年，早习以为常了，从未记得对父亲说一
声谢谢，节日里亦无半声问候，更没有意识
到，忽然之间，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了。我
家老爷子，身体一向硬朗，年轻时曾考入空
军航校，底子打得牢。底子好的另一原因，
是他平日喜欢下厨烹调， 至今坚持了五十
余年。

自小 ，我跟随爷爷奶奶生活 ，与老人
家的感情自然深厚有加 ，隔辈亲 。父母带
着妹妹另居他处。每至周末 ，我固定回去
住两天，倒像是串门走亲戚 。爷爷奶奶家
才是我的家，这思维模式已根深蒂固。父母
家有啥好吃好用的，我总是偷着往爷爷奶
奶家拿 ，妹妹发现了 ，一准儿上来夺 。妹
妹从小随父母长大 ，人老实听话 ，又肯好
学上进，父母偏爱她理所当然 。我上学时
调皮捣蛋，在家里自小就是反面教材 ，正
如小学班主任老师所言 ：顽固不化 。这话
父亲记住了，时常揭我的短 。我也记了一
辈子。

妹妹也确实不负父亲所望 ， 一路走
来，上世纪八十年代考上了大学 ，毕业入
职成为中学教师。后来她结了婚 ，女婿也
争气 ，深得父母喜爱 。家庭聚会中 ，父亲
和妹夫倒更像是父子 ， 互相夹菜斟酒劝
酒……有一年老爷子生病住院，我去陪床
的第一天，到了傍晚，老爷子坚持让我回家
休息，说我忙，硬留下女婿夜班值守。回家
后，母亲跟着打来电话 ，婉转表达了老爷
子不让我陪床的意思， 最后交了实底儿，
“你爸说你在，他不得劲儿。”原来如此！

岁月催人老，往事亦如烟。父子毕竟是
至亲，所谓血浓于水，表面上看似淡然，不
露声色，遇到性命攸关的坎儿，心底依然会
起波澜，乃至紧张无措，牵肠挂肚。儿子如
此，父亲亦然，这是无言的父爱。

春天是被桃花的花瓣撩开的。 桃花是乡下
人的农历， 一到春天， 最先看见的是桃花的绣
帘，敲开桃花的门，才是万紫千红的灿烂。

问遍春风，没有一种颜色胜过桃红，它说，
这才是春天的正宫之主。 桃红柳绿是春天的全
部，而桃花在甜润的南风里，妖娆着，独占半壁
春色 。轻轻地吟咏着 “桃花 ”二字 ，内心不禁莞
尔，那绯红也会飞上面颊，桃花一样的心境不挑
选年龄，不挑选贫富，在岁月里穿越，瞬间抵达
想念桃花的人。

有好些年，在微信中的个性签名是：每一个
春天都与桃花对酌。

十岁那年，我挖野菜时从桃树下发现一棵小
桃树苗，挖出地面的时候，它的胞衣桃核还在。我
小心翼翼地把这棵桃树栽到院子里。小桃树长得
很快，第三年就开花了，母亲说，桃三杏四梨五
年，真准。第一年的桃花只开了几朵，也没有挂住
果子，只是跟春风打了个招呼说：我长大了。就是
这稀疏的几朵花也让我幸福了整个春天，从它们
微小的花苞开始，一直看到最后一瓣花落。在贫
瘠的小乡村，一树小桃花装扮着我孩童的梦。

读中学的时候，遇到一诗句：“小桃无主自
开花”，郑重地把它抄下来，乡村好多这样的野
桃树 ，一枚果核被随意一丢 ，一枚烂桃子被远
远抛弃 ，悄悄地它就出落成一棵野桃树 ，傍沟
傍坎傍垄傍墙 ，傍在贫瘠冷寂的角落 ，悄悄长
成风景。

常常想念一个叫浮山的山坡， 在青岛海边
的某个春天，我和朋友穿行在山腰的桃林里，那
年的桃花繁密而浓艳，那些日子叫作青春，我们
挥霍着青春，比桃花还骄傲。总想去看一片桃花
的海。刚参加工作的那年，在胶州县城，得到一
个消息，胶北有千亩桃园。周末，冲动的单身青
年们骑着自行车远途跋涉三十多里路， 一路打
听着，在早春的寒风里抵达这个村庄。但是满坡
的桃树冷枝寒色，没有一朵早开的花。不甘心的
年轻人，望见村头住户一树纷繁，就推门而入，
用借来的照相机拍了些杏花的照片， 后来我洗

出照片郑重地挂在床头， 那张照片记录着意气
风发。又一年，我骑着摩托车，驮载着一个像我
一样喜欢做梦的女孩去了远郊桃园———果园的

桃树，与乡野自由挺拔的桃树风貌不同，它们中
规中矩，枝丫被约束得矮小。我拍下了女伴在花
中的倩影， 在当年桃花节摄影大赛中获了优秀
奖，从此这张照片也遗失了。后来我常常想，我
宁愿用那张获奖证书把那张照片换回来。

一年年，桃花从仙界走向人间，家乡岭壑交
纵，每年春风泛香的时候，就有人约去远村看桃
花。不管是远观红云飘漾，还是置身其中，都是
一种陶醉。挑一个桃花正好的日子，带着放学归
来的儿子穿行在桃林里，是记忆中难得的一幕。
那些被桃花簇拥的日子， 被岁月漂洗得只剩下
脉络，只剩下桃花的颜色和带着香甜的暖风，它
吹一吹我的额头，那帧记忆就被翻开。

为了看桃花，我还去了莱西，曾经一起看浮
山桃林的朋友在月湖畔等我。 虽然彼此的眼角
有了湖波一样的皱纹， 枯黄围攻了脸颊的桃红
色，但往事在我们心里依旧鲜润。这里不是十里
桃花，而是万亩桃园。浩瀚的一片片桃园因地就
势，坡上原下，氤氲雾气般，深红浅红、远远近近
朦胧的都是桃花。 沿着略显平仄的田间岭路行
走，人影重叠，穿行在桃花丛里，踏青的游人，被
满眼胭脂点染内心， 飞翔的欲望使肋下微微发
麻，好像要生出双翅了。抬头是桃花，俯首是桃
花，沟畔野菜肥绿，春水明晃晃一泓。诗情从胸
腔间蹦跳出来，“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
先知。”诗与景同，最朴素的田园风光在眼前一
一呈现，由桃花铺展的春色，妖娆万状。桃花是
春天的红盖头，南风挑开了桃花的花瓣，就挑开
了无限春色。夹岸桃花，春水清澈，那桃花真是
蘸水开的，所以水灵灵，红艳艳，颜色那么足，那
么靓，掩映着一个个村庄。

任谁走进桃花林 ，都会思绪万千 ，桃花是
一缕缕乡愁啊，谁的童年岁月里不曾指着一树
桃花吟咏古诗 ？在牙牙学语的时候 ，祖父就牵
着我的手，用手指着庭院那棵刚刚花开绯红的

树说，桃花开了，春天来了。祖父的心里也藏着
一段桃花般的美好往事吧。

桃园地头有座石屋，石屋怕是有年景了，是
石头与土坯的混合建筑，屋内锅灶井然，是桃农
曾经的餐饮休憩之地。大约桃花谢后，需要日日
进行园林管理，那桃农便会搬到石屋来栖居。石
屋青瓦之上的烟囱是浅褐色的， 形状是一只花
瓶。现在，满园的桃花都是它的怀中之物。桃花
谢了，那烟囱也不干涩，炊烟不正是它最美的花
吗？何况，桃林里有最可期待的果实，一日日长
大起来， 它们不正是因为炊烟一次次的喂养而
日渐茁壮吗？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桃花
与乡下人的茅檐炊烟站在一起， 站成一段不泯
的田园风景；“双飞燕子几时回？ 夹岸桃花蘸水
开。”桃花和折扇青衫的士子在一起，站成了史
卷里的茵茵香气。翻开古老的书简，桃花一直在
灼灼开放，它在《诗经》中盛放，在大唐的浩浩诗
篇中盛放，桃花入诗、入词、入剧，与百味人生密
切交织。

无处不在的桃花是一缕大众乡愁， 谁家院
落不曾春开一树桃花？哪一个村落不是春天被
一树树桃红点染 ？最美的中国画里 ，也少不了
桃花，它不太过浓艳，也不素淡如云，它取了胭
脂和素雪 ，在自己的颜料盒中调制一番 ，花蒂
处娇艳楚楚， 越到花瓣外围便过渡成粉红，具
有了明朗的层次感。一年年，春风有信，桃花如
期 。风的脚尖在花瓣上跳舞 ，它从一朵花心抵
达另一朵花心，那些美丽的娇艳就有了硕果的
美梦。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桃花
的诗笺上行走，一年年，我们走老了岁月，而桃花
不老，永远在春风里撑开一张粉红的诗笺，等着入
诗的脚步。拂去岁月的尘埃，生命的底色里依然娇
艳着桃花的底色，我童年仰望的那些桃花，青春里
攀折的那些桃花，枝丫饱满健壮自由的桃花，行走
在大地上被风检阅的桃花。我拾起一枚花瓣，夹进
书页。心有桃花，生命便始终生动如春。

南宋词人陆游评说朱熹，“有捐百身起九原
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

种种宏浑与涓长，几番激荡与温静，不过俯
仰一泯间。 这涡旋之后的澈深， 放解之顾的澄
和，是朱熹的太极之气，是武夷的自安一隅，是
这里春天的样子。

一路走武夷，一路山水茶。在这里，山有千
貌，水有千色，茶有千味。

九龙窠的山， 全是敦圆巨石折嶷对峙而形
成的大峡谷。峡谷腹地，曲廻向西一路蜿蜒，可
以到达大红袍景区。

大峡谷里的一切都是湿漉漉的。 缝隙里渗
出的水洇湿了大片大片的岩石。这些岩石巨大、
壮观。 不知是经历年月太久还是水漫风蚀的缘
故，还是形成之初就已经这样，石头整个都是黑
色的， 这些黑黢黢的大石头， 每块都形成一座
山，姿态各异，巍然成峰。

走在狭促的谷底小路 ，或抬步石条山阶 ，
或悠然走在沙土小路 ， 这脚底下 ， 依旧是湿
的 。每每在路沿处 ，在山石底 ，总有潺潺水流
或漫淌过浅湾 ，或汇集成沟渠 ，沟渠浅湾处生
着长叶草，一丛丛幽荫潜荟芳美自拂。

峡谷里幽静极了，仔细听，可以听见岩石缝
隙里渗出的水是以怎样的涓涓细流漫延出来，
像一片岩石的水涎，在半山腰抹上一层水白。这
些岩石圆滑平坦，几乎用眼睛观察不到裂缝，然
而，水能找到，小草能找到，野花能找到，她们从
这些微细的缝里找到出口，扎下根脉，在没有生
命安排的地方，招摇叠翠。在这片幽深里，空气
也是湿的，置身其间，心魄是润的，是静的。当我
站在深长的峡谷里， 巨石山峦沉默虔护使我平

静， 而那些微风拂动下柔薄轻质的小小花朵反
而让我感受到力量与倔强。

沿路走来 ，路边尽是茶园 。这些茶园依峡
谷阔窄变化而建 。 在绵延的路途中 ， 以白瑞
香 、十里香 、肉桂 、水仙等十几种或几十种这
些芳香的名字植作着武夷岩茶的千变万化 。
这时正是新茶叶子初抽 ， 品种不同 ， 芽状不
一 。有的刚刚探出一点牙尖 ；有的已经长成一
叶分两瓣 ；有的叶片舒张 ，展在阳光下透出一
层绒绿。

终点处的大红袍是岩壁半山上的四五株茶

树，这几株茶树生得太高，又危临绝壁，不易使
游人看真切，估计更不易采摘。因为长在峭壁，
泥土养分总是稀缺，所以近四百年的树龄，仍是
纤细的灌木样貌。但因为这里在峡谷的纵深处，
水汽萦回，山风授香，所以茶味独特浓郁，摘取
石刻碑文的形容，该是“岩骨花香”的正解。

武夷山的水也动情， 最好的水当然是九曲
溪。在这里生活过五十年的朱熹以《九曲棹歌》
为九曲溪留下了供舟子渔夫传唱的七排诗，九
曲溪因此名动天下。九曲溪的水清澈明丽。浅处
鹅卵石历历在目，随水波漾动，深处碧绿如幽镜
不可莫测。乘竹排顺流而下，排前排后各有艄公
一名，二人以长竹竿为撑，点岸边岩石、树木为
力，首尾配合，悠悠然顺势前行。手边是清溪碧
水，两岸是山岩绿树。一曲到九曲，曲曲各千秋。
天是空阔的蓝，云以层片叠浮，白而含絮，有时
白亮如含冰。 崖壁上偶尔开出一枝红杜鹃醒目
夺艳。一路有题刻，每一曲都有标注，文人墨客
总要在名山大川中留下遗迹。 我却仿佛在一路
上总能看到那个着长袍的朱夫子。这一曲，他与

友人在岸边闲步，聊聊风月，也辩一辩义理，累
了即沿石而坐，煮茗论道；那一曲，他身边围着
三五个学生，比一比山，指一指水，讲起先理后
气，说起太极草木；到第五曲，是他的武夷精舍
所在；还有一曲，是在十五的夜晚，他在半山腰
的亭子里赏月，朗朗说出“月满空山水满潭”，饮
酒、品茗，疏狂邀月。

一路上溪流清湍洄伏，迎面岩面平滑如削。
我还惦念着， 赤脚在湾涂拐转的地方捡几枚鹅
卵石， 然而行程所累终不能如愿。 看我郁郁失
魄， 后排的艄公悄悄赠来一枚小巧山形浅黄石
头，收纳入怀，不禁摩挲，不尽欢喜。与艄公相顾
而笑，爱石之人相互懂得。

当我们隔天到达武夷山自然保护区， 在起
伏的盘山路上，望向重重山峦，难以相信差异这
么巨大的两种地貌，会同时出现在同片地域中。
九龙窠大峡谷岩石为峰几乎寸草难生。 保护区
的山，却是绿树叠嶂，漫漫翠翠，在四月的新绿
中，以层层朵朵状绿出了鹅黄绿、浅绿、淡绿、青
绿、碧绿、深绿、暗绿、墨绿的颜色。

靠山吃山，山可种茶，居民人人得法，制茶工
艺世代传承。初到山里，进到村子，就闻到空气
中满满茶香味。等到进去平常人家，才发现，原
来这样芳香， 全是新鲜摘取的叶片自然散发的
香气。原来，武夷山的茶有诸多品种，每种花香、
松香、桂香、果味不同，都是依照原叶原香萃成。

武夷山的茶因为长在岩石上， 所以称为武
夷岩茶。因常年细水缠绵，所以茶树更无需人工
浇灌。 正因为得天独厚的天然环境才能培育这
样好的茶。武夷山的茶生活，让人过出了一种随
常的精致。

武夷山水茶
邴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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